中國人為甚麼不容易信基督教？(四)                       107.3.15
 四、民族主義的波浪

p.1

基督教在唐代第一次傳入中國，元代第二次傳入，明代第三次傳入，到清朝康熙和雍正禁教，中斷了基督教在中國流傳，鴉片戰爭訂立了中英南京條約後，基督教第四次傳入中國至今。前三次傳入中國，和中國人民很少發生衝突，三次中斷都是政治的原因，第四次傳入中國卻發生極大的波濤，基督教和中國人民有著許多的衝突，這些衝突事件成為司法案件，稱為「教案」。教案最頻繁的時間是一八六○到一八九九年（清咸豐十年到光緒二十五年）之間，這四十年間統計教案有八百十一件，這些教案絕大多數是中國人民和天主教的衝突，當時基督教新教進入中國時間不久，勢力很薄弱，於是衝突也就不大，當時中國人把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統稱基督教。
p.2

教案發生的原因五花八門，都是教會教士或教徒和民眾有了爭執而造成，有的是買賣房屋土地的糾紛而起，有的是因誤會誤解而發生，有的是因習俗而引起，不論原因為何，教案頻繁反映出中國人反教意識的強烈，而這種反教意識又和中國的民族主義興起有密切關係。

基督教第一、二、三次傳來中國，和中國人相安無事，第四次傳入卻波浪洶湧，主要的原因是出於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激發。
p.3

一八四○年（道光二十年）發生鴉片戰爭，一八四二年簽訂中英南京條約，條約規定開放五口通商，割讓香港給英國，賠償軍費給英國。這是中國被迫和外國簽訂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其影響十分深遠，讓英國和列強體認到用船炮武力對付中國是達到侵略目的最好的方法，強迫中國簽訂不平等條約是獲得利益的最快的手段，於是列強紛紛採用這種模式來對付中國，中國在被逼迫之下和列強簽訂了幾十個不平等條約，這些不平等條約除了中國要割地、賠款、租借港灣等等之外，有一項傷害中國主權很大的條款，那便是領事裁判權，領事裁判權的意思是外國人在中國犯了法，中國官署不得審判，交由各該國領事依各該國法律審判，這便是剝奪了中國司法權。當時列強中，法國保護天主教教士最為積極，所有外國傳教士均受法國保護，凡遇教案，法國幾乎都會介入與中國政府交涉，外國傳教士由於有領事裁判權作護身符，便氣燄高升，自尊自大，有些主教自封頭銜，比擬如巡撫、知府等官階，與中國官員平起平坐，趾高氣揚，盛氣凌人。有教民因犯罪被囚在縣衙門監獄，教士去見知縣，要求放人，知縣不允，教士便去找知府，要知府下令放人，並威脅說如不照辦，將告知法國公使，派軍艦軍隊到北京，知府怕引起紛爭，便下令放了教民，遂引起地方人民公憤。
p.4-5
一八六二（同治元年）由於江西、湖南、貴州、四川等省教案不斷發生，法國公使哥士耆（Michael A. Klecjkowski）竟向清廷中央威脅要帶兵到長江各口岸辦理處分各案，以懲罰各地反教的官紳，儼然他是中國「太上皇」的姿態。同治五年（一八六六）法國公使伯洛內（Henride Bellonet）因法籍主教郎懷仁（Adrien H. Langnillat）與兩江總督李鴻章商談歸還南京舊教堂事久未有結果，便威脅清廷要派兵船去攔截清政府的漕運船隻，並限期清政府談妥此案，否則就要「開砲破城」，伯洛內公使又寫信給掌管外交事務的恭親王奕訢，威脅準備交戰，更威脅要滅亡清政府。為了一個舊教堂，把事態弄得如此嚴重，清政府大小官員心中的感受如何，可想而知。同治七年（一八六八）羅淑亞（Gulien de Rochechouatnt）接任法國公使，對清廷官員的態度更加蠻橫，四川發生教案，羅淑亞照會總理衙門，要求將范若瑟主教指名參與教案之人驅離四川，給予教堂和教民賠償，將四川總督吳棠押到北京審問，並對總理衙門官員威脅，如清廷不照辦，將由法國水師提督處理，這等於是以武力要脅。同治八年（一八六九）貴州發生教案，羅淑亞竟自行率兵船六艘從上海溯長江而上直達漢口，要求清廷限期三天要撤換貴州巡撫曾璧光。態度十分跋扈。李鴻章說︰「天主教專屬法國，羅淑亞處心積慮，偏護教友，不可理喻，不可情感。」李鴻章是外交老手，所言應是不虛。
 P.6-7-8
法國政府的袒護教會，讓不肖的外籍教士在中國各地橫行無忌，許多教士漠視中國傳統習俗文化，蔑視中國的法律和官吏的權威。許多教士在教民和百姓發生衝突時，不論事情的是非曲直，完全袒護教民，甚至到官府壓迫官吏做有利教民的判決，甚至請法國公使協助。貴州主教任國桂（Lenard Vielenon）就曾以公函向北京總理衙門保薦貴州省的官員，令中國人側目。在法國政府的袒護和外籍教士的囂張行為之下，造成各地教民的橫行霸道，當時士人和鄉紳幾乎沒有人信教，信教者幾乎都是罪犯、無賴、窮人，素質極差，所以教民沒有社會地位，被百姓所輕視，教民沒有受過良好教育，缺乏中國社會的禮法觀念，又看到外籍教士威風八面，官吏也畏懼，於是狐假虎威，為非作歹，許多教案都是由於不屑教友的惡行而引起的。成都將軍崇實處理過多次教案，人稱公允，外國人也信服，崇實分析教案發生的原因多歸咎於教民，崇實指出在中國簽訂條約以前，百姓和教友甚少衝突，條約簽訂以後外國人取得特權，教會聲勢日增，教友受教會庇護，為非作歹，又挑唆外籍教士出面干涉，以逃避刑責，又可挾怨報仇。所以教案不斷發生，不良的教民實是一項主要原因，加上官府在審理教案時，畏懼外國勢力，不敢公正執法，讓犯法的教友更加無所忌憚，另一方面卻招致百姓對基督教更大的反感。同治九年（一八七○）江西皖九道景福照會英國駐九江領事說；「所見奉教者安分無過，能有幾人？」又說︰「一入教中，即成化外，官府無可如何，鄉黨親戚更無忌憚。」同治十年（一八七一）恭親王奕訢和軍機大臣文祥等照會各國駐華使臣說：「入教者倚勢欺人，於是不服之心團結而不可解，迨民教相爭，釀成案件，地方官理當查辦，而教士又出面庇護之，教民藉此藐視官長，民心更為不服。」接著恭親王提出幾點解決教案辦法，可惜各國使節對解決教案一事毫無興趣，教案遂繼續發生。
p.9
清朝末年，政府中重要官員如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郭崇熹等號稱開明之士均反對基督教，他們反教的原因是中國的存亡，曾任中國駐英公使的郭嵩熹認為西洋各國侵華是以通商、傳教和武力三種手段交替使用。當時中國士紳幾乎都認同郭嵩熹的看法，英國人進入印度，便是以通商、傳教、武力三種手段交互運用，終於滅亡了印度。所以中國人的反教和民族自救的浪潮是融合在一起的。
一八五○年（道光三十年）洪秀全領導的太平軍起事，建號太平天國，太平天國最初稱拜上帝會，自認是基督教，實際上並非純正的基督教，而是將一些中國傳統想法加進去，再加上洪秀全個人的想法，將原有的基督教扭曲，舉例說明：（一）上帝是天父，洪秀全以天父的次子自居，稱耶穌為天兄。既有「天父」，必有「天媽」。又根據中國傳統觀念：「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耶穌沒有兒子，不能讓耶穌背上不孝之名，洪秀全乃將自己的兒子過繼給耶穌，作為耶穌的兒子。（二）洪秀全說上帝降臨託附在東王楊秀清身上，代替上帝傳話給世人，洪秀全又說基督耶穌降臨託附在西王蕭朝貴身上，這些都像是中國人本土的迷信說法，好像是神棍的行徑。（三）太平天國沿用中國傳統的祭祀禮儀，譬如祭祀上帝要供奉三牲（牛、羊、豬），仿中國人的習俗設置祭壇，壇上供奉清茶等。（四）改變基督洗禮儀式，自創新法，用清水洗胸，表示洗心革面的意思。
p.10

當太平天國的初起之時，外國教士們都抱著熱切盼望的心，希望中國態變成基督教國家，如著名的新教傳教士兼漢學家理雅各（James Legge）、丁韙良（W.A.P. Marrtin）、美國聖公會香港會督史美士（Rev. George Smith）等都是太平天國的強力支持者。
p.11

太平天國也印製聖經，且加以註釋，不過洪秀全對聖經誤解甚多，譬如以色列人始祖亞伯拉罕，洪秀全說有亞伯名叫拉罕，又說麥基洗德便是他的前身，又替耶穌找了一個妻子，稱為「天嫂」，又不承認三位一體中的聖靈是神，認為聖靈只是神的使者，聖靈稱為「聖神風」，那就是東王楊秀清。又說只有上帝是帝，別人不可稱帝，所以洪秀全自己不稱帝而稱天王，古代皇帝一概取消帝號，改稱侯，漢武帝改稱漢武侯，唐太宗改稱唐太侯。
一八六四年（同治三年）太平天國敗亡，洪秀全自殺。太平天國打著基督教旗號，卻在中國人心中種下反基督教的心結，當時的中國人，尤其是士人階級對太平天國產生兩個印象：（一）太平天國到處打倒偶像，毀壞廟宇，連孔廟也不放過，又焚燒文物，竄改古籍，可見基督教是反中國文化的。（二）太平天國的組織和作為很像幫派會黨，可見基督教也類似白蓮教。當然這印象是錯誤的，但這錯誤印象是由太平天國造成的。
p.12

一九○○年（光緒二十六年）義和團事件引發八國聯軍攻入北京，聯軍完全沒有軍紀，在北京到處殺人、搶劫、縱火、強姦婦女　簡直像一群野獸。中國歷來戰爭不少，戰爭中殺人、放火、搶劫乃是常見之事，但絕無公開強姦婦女之事，聯軍任意強姦婦女，聯軍進入尚書崇綺的家，女眷全部押解到天壇，強迫脫光衣服，加以公開集體輪姦，天壇是中國人祭天的神聖場地，竟成聯軍集體輪姦婦女的血腥之地，令中國人怎能不悲憤。聯軍甚至闖入教會的女學堂宿舍，強姦女學生，在場教士親眼目睹，亦無可奈何。北京城內外死屍遍地，到處鮮血，悽慘無比。
p.13

八國聯軍迫使中國簽訂了辛丑和約，中國要付出天文數字的賠款，在中國人民心裡留下不可磨滅的創傷。中國人心裡會想：聯軍中除了日本 ，都是基督教國家，這些軍人多數是基督徒，他們全然沒有神父、牧師們口中所講的基督徒應有的特質——博愛、仁慈，可見神父、牧師是講給中國人聽，要中國人當順服的綿羊，列強卻當屠夫，這種基督教怎能讓中國人信服？

八國聯軍之後，教案大幅減少，這不是中國人反教思想消退，而是中國百姓知道清廷官吏無力對抗洋人，只好收歛反對的行動，暗暗藏在心中。

p.14

一九一二年滿清帝國滅亡，中國新政府成立，但國內政局混亂，軍閥割據，列強加快侵華腳步，不平等條約仍綑綁著中國，這時中國知識分子最關心的是國家危亡問題，強烈譴責帝國主義，隨之反基督教聲浪高漲，從一九二二年開始全國各地和各大學反基督教團體紛紛出現，而且發表宣言，在一個「非基督教同盟宣言」中說「（資本帝國主義者）用他（基督教）麻醉被征服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之民眾，使其相信他們的兵艦軍隊是為了贈送上帝的福音而來，是為了贈送教育和一切文化而來，不是為了搶劫金錢而來，使被征服的民眾對他們永遠感恩戴德，不思反抗。」宣言中最讓人難忘的一句話是：「神父牧師頭裡走，軍艦兵隊後面跟。」這句話在宣示基督教是帝國主義的馬前卒。
p.15

其實，二十世紀初期的反基督教運動只是愛國主義的情緒反應，並非理性的討論與反思，這種反應是受帝國主義侵略的副產品，作為一個中國傳道人要去體會那些反基督教者民族思想情緒症候群，給予他們同情和安慰，並且更要運用智慧和胸襟來化解這種反教的情緒，消除中國人不顧意信基督教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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